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紅樓真夢
第二回  青埂峰故知傾肺腑　絳珠宮慧婢話悲歡

　　話說寶玉和賈蘭同在至公堂交了試卷，一路出來。賈蘭因首場二三篇做得不甚愜意，還在那裡談話。寶玉笑道：「放心罷，你

是必中的，將來還要早達。」賈蘭道：「二叔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中了就完了！有什麼說的。」又見賈蘭身體尚小，背著考具，有

不勝之態。笑著對他說道：「你這擔子太重，可惜我不能幫你了！」賈蘭只當戲言，並不在意。二人說笑著走到了龍門，正趕著放

二牌，那些考生都繳了照出簽搶著出去。　　只見萬頭攢動，如人山人海一般。

　　寶玉故向人多處擠去，一岔就離開了賈蘭。剛出了「天開文運」的牌坊，遠遠的瞧見李貴等站在那裡，連忙把頭低下，混在人

群裡。你擁我擠，好容易才闖出來，幸喜他們沒有看見。

　　走到僻靜處將考具放下，又到冷舖子裡買了一件估衣，一頂草帽，連忙換上。還怕被人看出，一路總把袖子籠著嘴，裝做怕風

沙的樣子。眼看外城門的望樓就在前頭，心想這一出城可就躲過去了。偏偏迎面來了一輛朱輪後擋的官車，跟著好幾匹從騎，坐在

車裡的正是他舅舅王子勝。心裡捏了一把汗。剛巧身旁有幾只馱煤的駱駝，寶玉將身隱在駱駝背後。一晃兒，王子勝的車馬就過去

了。

　　這才趕出城門，一溜煙向空曠處跑去。猛聽空中說道：「等你多時，還不走麼？」正在驚愕，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已現在眼

前。寶玉忙即倒身下拜，口稱師父道：「弟子也知是該走的時候了！但未得拜別老父，如何能了此心願？」茫茫大士道：

　　「來去了了！這也是當然的，且隨我來。」當下就引寶玉至前面柳樹林中，抖擻廣袖，落下一領袈裟，還有僧衣、僧帽。眼瞧

著寶玉道：「你就改了裝罷！」寶玉大喜，即在林中更衣，拜謝，隨從茫渺二人飄然而去！一路走得甚速，也不知過了多少城鎮，

只像騰雲駕霧似的。果然，在毗陵驛遇見賈政，到船頭上拜別一番。前書已表，不必細敘。

　　且說寶玉別了父親，心中悲喜兩念循環起落。喜得是超登覺岸，異日度引可期；悲得是目下長離，顧復之恩一時難捨。

　　只聽茫茫大士喝道：「塵緣已了，還胡想些什麼？」寶玉聽著，立即警悟。忙即收攝心神，掃空凡想。渺渺真人又從囊中掏出

仙丹一丸給他吞下，滿口生津，頓忘饑渴。

　　途中所見，都是蒼崖翠壁，有許多奇樹長林，風景多幽，心懷轉曠。其間也有仙人窟宅，或是兩澗中架起的飛閣；或是絕壁上

蓋起的崇樓。遇著的人或是羽衣霞佩；或是卉服草冠。

　　都與世間妝束不同，彼此也不相聞問。又不知走了若干里，忽然翻過了一層高山。那山石形勢更覺奇崛，有的像孤鶻盤空；有

的像奇鬼森立；有的攢岩架虛，欲落不落；有的奇峰縹緲，乍近乍遠。寶玉天機靈妙，便知是到了大荒山了。

　　那山裡最奇的是一座懸崖，遠看著聳青千丈，高入雲中，及至走近來看，卻只有四五丈高。那上頭長的各色樹木，紅黃青翠，

無色不備，就像天然的一段錦屏風。寶玉見了非常欣賞。

　　向茫渺二人細問，方知是無稽崖，也算大荒山一個名跡。

　　過了懸崖，從山徑曲折進去，迎面陡起一峰，青翠欲滴。

　　峰前都是古鬆，高高下下，疏疏密密，飛騰的好像舞虯，磐礴的又如潛豹，奇態不一，並無雜樹。茫渺二人引他穿過鬆林，度

過一道曲澗，迤邐行去。忽見山坳裡有一洞門，進至洞內，苔花深鎖，石乳周垂，十分幽靜。

　　渺渺真人喚了一聲，便有一道童迎了出來，相貌宛似柳湘蓮。寶玉怕認錯了人，不敢招呼。近前一看，果然是他，不禁狂喜。

忙叫道：「柳二哥，你倒先來了。」湘蓮見是寶玉，心中不免詫異。因師父在前，未便細細盤問，只說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如何也來

這裡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來得我就來得，這有什麼可問的呢？」

　　二人隨著師父先到一間石室，便是茫渺二人的居所，室中只有木魚、蠅拂及佛經、道▉之類。渺渺真人常坐的一張木榻，茫茫

大士卻只一個蒲團，二人坐定。問湘蓮道：「我們去後可有何事？」湘蓮道：「並無別事。只空空道人來此，看了一回石頭，問知

兩位師父都不在家，便自去了。」茫茫大士道：「他領他到你那裡瞧瞧去。你們本是舊交，若合適就同在一處住著，省得另外安

頓。」

　　寶玉隨湘蓮走至洞後，也是一間石室，室中鋪著草薦，卻還乾淨。寶玉道：「這裡就好，咱們在一塊兒住，省得悶的慌。「湘

蓮瞧著寶玉笑道：「你是從富貴場中來的，不比我是浪蕩慣了，既來到這裡，也只好屈尊罷！」寶玉道：「柳二哥又說笑話了，既

出了家，還能跟在家裡一樣麼？那些話都說不著啦。

　　湘蓮道：「不是說笑話，我是替你擔憂。你在家裡，丫頭、小廝們伺候慣了的，如今要自己收拾屋子，連砍柴打水都要自己奔

去，如何受得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俗語說的『隨鄉入鄉』，你別以為我只能享現成，不能受磨折的。古來成仙、成佛的人，那一個

不是從刻苦中來？那釋迦牟尼佛還是一位王子呢！」湘蓮笑道：「說得到得要做得到，你若做到了，我才佩服你呢！」從此，寶玉

便在青埂峰與湘蓮同居。日間聽他師父講些元機淨理，夜間各自打坐。過了一兩個月，湘蓮冷眼看他，倒真能服勞耐苦，心中暗自

歎服。

　　那茫茫大士雖然教他許多功課，卻不曾替他剃度。寶玉向來性急，那天在師父前侍立，趁便說道：「弟子來此尚未落髮，還求

師你依法剃度，永表皈依！」茫茫大士道：「持佛在心，一心奉佛，便與佛日近。所謂六根清淨，也不在頭髮上說，何必定要落髮

呢？」寶玉又求至再三。茫茫大士道：「佛門廣大，豈有不容，但是成就與否，也在各人緣法。你終究不是佛道中人，此時落了

發，將來還要留起來，豈非多此一舉！」寶玉以為師父疑他戒律不堅，忙跪下垂涕自誓道：「弟子來此，斬釘截鐵，一無回顧，若

將來有隳戒律，願甘泥犁之罰。

　　難道師父還不能見信麼？」茫茫大士道：「你志向甚堅，將來一定另有成就。此中也有緣法，也有因果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你就

徹底了悟不是我不成全你了！」寶玉不敢再說，卻更添了疑惑，背地裡又私問湘蓮，湘蓮道：「這是未來的事，我那裡有未卜先知

的分兒。古語說得好，『不問收穫，只問耕耘』，你只修你的便了！」

　　那天晚上，湘蓮睡下。寶玉尚自靜坐，想起日間師父的話，雖然藏頭露尾，照那大旨看來，我修佛是無望的，將來不知如何歸

結，心中忐忑不寧。因此，又想到家裡，頭一個是襲人，那個人不像守得住的。況且太虛幻境又副冊上，分明說的是「優憐有福，

公子無緣」，不定嫁給那個唱戲的。這也是個定數，算來與我無乾的了。只是苦了寶釵，幸虧她素性豁達，目下又已懷妊，果然能

生個好兒子，也算有了倚靠。又想起賈政、王夫人俱年過半百，太太一生心血，只注在我一人身上，我走後不知要如何傷痛。古來

高行僧佛，固然有超度父母借此報恩的，我若修佛不成，可還有什麼餘望呢？又想到林妹妹臨終恨我到那般地步，我曾許他去做和

尚，現在我真做了和尚，不知他知道與否？果然知道我做了和尚，他又作如何感想？還恨我不恨呢？那年，我聽見林妹妹凶耗，一

時痛極昏厥，遇見那人，他說林黛玉已到了太虛幻境，如果有志尋訪，潛心修養，尚有相見之期。若這話果真，將來或許見得著。

今兒師父說的什麼緣法、因果，也彷彿是指的這件事。這們想起來，師父不許我落髮，其中頗有深意。倘若到太虛幻境去，光禿禿

的樣子，如何見得林妹妹呢？

　　湘蓮一覺醒來，聽他似乎自言自語，只聽不出說的什麼，不禁暗笑。說道：「你這人始終是拖泥帶水，倒還要落髮受戒去當苦

行和尚，不要叫我羞你啦！」寶玉無言可答，只有斂容收心，腼然內愧。

　　又過了幾日，茫渺二人忽喚湘蓮、寶玉至他石室，說道：

　　「我二人要雲遊去了。你等道力甚淺，切要謹慎，不可遠出。倘或遇著虎豹，或為魑魅所乘，都不是當玩的。」又再三叮囑方



去。湘蓮、寶玉自送師父去後，頭兩天恪守師訓，照常在石室靜修。寶玉素性好動，漸漸的心猿難制。

　　一日，天氣晴暄，忽動遊興。因對湘蓮道：「這一向圈在這個土窟窿裡頭，真把我悶壞了，虧你早來了許多日子，倒還憋得

住。師你不叫我們往遠處去，我想到洞門外鬆林子裡看看山景，也是好的。柳二哥，咱們去溜達溜達罷！」湘蓮連忙攔他道：「寶

兄弟，師父不在家，我勸你還是少出去的好。你在這兒就嫌憋悶了，人家和尚還有立志坐關的，那又當如何呢？」

　　寶玉再三央求及道：「好二哥，咱們出去玩玩就回來，師父那裡會知道。就是師父知道了，都是我一個人的錯，決不叫你受連

累，這還不行麼？」湘蓮受他央及不過，又念他是一個公子哥兒，如今在這裡受罪，也怪可憐的，只得同他攜手出洞。

　　此時，夕陽初下，照到東西翠壁上，成一種滲金的顏色。

　　那松樹林裡一片濃翠，夕陽從樹縫裡漏入，彷彿翡翠屏風上掛著一條條的金線，真是天然麗景，不由得便向那鬆林走去。原來

大荒山上這些古鬆，都是從太古洪荒時代留下來的，至近的也在千年以上，所以盤鬱夭矯，各具奇態。就中有一棵分為兩扇，一扇

橫鋪到深澗裡，那一扇斜撐向上，直遮了半個山坡。

　　鬆下橫臥幾塊山石，湘寶二人就在山石間坐定，一面玩賞，一面隨意閒談。

　　寶玉戲對湘蓮道：「柳二哥，我要審你：你到了這裡這些時，到底私動過凡心沒有？」湘蓮皺眉道：「咳！我的事你還不知道

麼？我起先也想得一個絕色佳偶，不料遇著那冤孽，又錯聽人言，害得他枉送了性命。因此，我想塵世上的因緣，與我柳老二無分

的了！所以，才跟著師父來到此間。寶兄弟，你想花兒落了，珠子也碎了，還能再整得起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原來你出家為此！當

時，我也聽人說過，只不甚相信。若果真為三姐兒，他如今也在太虛幻境。我還見著他呢！」湘蓮聽了大為驚詫，忙問道：「你是

什麼時候見著他的？」寶玉故意沉吟不語。湘蓮著急道：「正經問你，你又說不出，可見是信口胡編的。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實告你罷，那年師父領我到太虛幻境，遇見了許多家裡人，都不大理我。倒是三姐兒拿著鴛鴦劍趕我，說了好幾

句話。」湘蓮聽得呆了，又問：「他說的什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他對我還有什麼好話！無非怪我破壞他的婚姻，還說我們姓賈的都

沒有好人。此事罪由我起，也難怪他這們恨我。

　　那回，你一再追問，我耳朵裡實在裝了許多閒話；咱們這樣的交情，又不便朦你，所以才那麼說的。想不到他倒是一個烈性女

子，坑了他不要緊，倒害了你了！幸而他尚在太虛幻境，將來若有容我補過的機會，我萬死不辭。」湘蓮道：「言重言重。知道我

們還有緣份沒有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如此說，二哥是凡心動了？」湘蓮道：「休要胡說。我一向沒得空問你，我聽說你娶了親，中

了舉人。如何又出家呢？」問得寶玉心中十分難過！歇了半晌，才答道：「你以為娶親是我願意的麼？都是家裡他們鬧的，也坑死

了一個人呢！」湘蓮恍然有悟道：「我這才明白了。從前師父說過什麼金玉姻緣，又是什麼木石因緣，大概就指的這件事。究竟金

玉姻緣是指誰？木石因緣又指的是誰呢？」寶玉聽了，眼淚繞著眼圈就要流下來！勉強忍住道：

　　「柳二哥，你問那些做什麼？咱們還是看看山景罷！」正說著，前山一棵高鬆上攛下來一隻白猿，向前直撲湘蓮，要搶他的鴛

鴦劍！湘蓮喝道：「這畜生找死來了！」忙掣劍在手，向白猿迎敵，來回鬥了幾轉。那白猿身子輕巧，幾次掠到湘蓮身邊，險些將

劍奪去。無奈湘蓮劍法如神，舞開了，變成了一道白虹，將白猿圍在中心。眼看那劍光越收越緊，白猿被他攝住，無法逃脫。正在

危急之際，寶玉忙叫道：「柳二哥，放他去罷！一破了殺戒，不但師父不依，咱們的道功也全毀了！」湘蓮聞言手下一鬆，那白猿

便攛山越澗逃命去了！

　　湘蓮將劍收在鞘裡，瞧著寶玉道：「我說不要出去，都是你鬧的，險些闖了大禍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咱們快回去罷！」二人回至

石室，已近黃昏。湘蓮又埋怨了寶玉一番。

　　次日，寶玉要去看他的前身那塊靈石，卻被湘蓮極力攔住。

　　寶玉再央及，他也不肯聽，只可作罷。這且按下。

　　卻說「情」之一字，自古至今最難打破。所以太虛幻境有那「癡情司」，將「情」字上又加一個「癡」字，正是為一般癡男怨

女而設。諸君但看那柳湘蓮：初意何等斬釘截鐵，一聞寶玉說到尤三姐之事，便如霜後草根，逢春復活！何況寶玉出家本來為的是

林妹妹呢？就是黛玉臨死如何怨恨寶玉，恨之愈深，其情愈切！又何曾能忘了寶玉？

　　那日，黛玉在瀟湘館病至彌留，囑托了紫鵑幾句話，還拉著手未放。陡然想起寶玉那回禪語，說得如何扎實，一旦竟自負心，

不免咬牙切齒！剛說道「寶玉！寶玉！你好……」一陣昏迷，魂已出竅。看那天色都是昏沉沉的，身子倒輕鬆了許多。
　　正不知向何處投奔？忽見前面隱隱綽綽的似有一個人，身段和柳五兒相仿，忙向前趕上。恰好那人回過頭來，仔細一看，卻是

晴雯。便喚道：「晴雯姐姐！你慢著點走，等等我！」晴雯道：「林姑娘，我就是來接你的。剛才警幻仙姑找我去，說是絳珠仙子

塵債已滿，應歸太虛幻境，叫我趕來接引。咱們一塊兒走罷！」黛玉驚訝道：「這絳珠仙子說的是我麼？我幾時有這個名號？」晴

雯道：「我也不大明白，他們說林姑娘的前世是什麼絳珠仙草，這裡預備姑娘住的地方，還叫做絳珠宮呢！

　　「黛玉又問道：「這太虛幻境在那裡？難道就是冥間麼？」晴雯道：「此處上非天宮，下非地府；說遠便遠，說近便近。」

　　說話之間，已經瞧見太虛幻境的石牌坊。兩邊石柱上刻著對聯，是：

　　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

　　石坊下站著兩個麗人：一個是雲堆翠髻，雪舞素腰，潔若春梅，靜如秋蕙；真有鳳翥鸞翔之態，冰清玉潤之姿。那一個豔似寶

釵，丰姿稍減；慧如熙鳳，秀目更清，彷彿在那裡見過似的！細想起來，乃是賈蓉的前妻秦氏。二人瞧見黛玉到來，忙即上前見

禮。秦氏又指那麗人道：「這位就是警幻仙姑。」彼此周旋了一陣。黛玉說道：「剛才晴雯說起多承攜帶。此間初到，正不知往那

裡去呢？」警幻道：「賢妹既有來處，便有去處，容我引導。」

　　一路走著，經過多少殿座，都有匾額、對聯，不及細看。

　　驀地見前頭一座宮門，門內殿宇玲瓏，林木蔥蔚。警幻邀黛玉由宮門走進，所見瑤花琪卉，都不知名；又有白玉石欄，圍護著

一叢仙草，帶葉微紅，飄飄似舞。轉過花叢，別有深院，中建華廈，蒼松遮戶，翠竹當階，結構甚為精緻。正房廊下遍垂珠簾，侍

女們見他們走進，便將簾揭起。黛玉進內一看，原來是正房五間：前鉤後搭，幾陳麝鼎，架庋湘簽，佈置幽雅，大致與瀟湘館相

仿。警幻道：「賢妹塵寰小謫，幾閱星霜，還記得在此間吟花弄月的舊事麼？」黛玉總不記得，只此處彷彿似曾到過！警幻又指眾

侍女道：「他們都是伺候賢妹的舊人。」

　　眾侍女一同拜見，黛玉也都不認識。

　　大家坐定，秦氏問了賈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的安，又問起寧府近狀。黛玉本來和寧府不大往來，只含糊說道：「都好。「一時

又說到鳳姐兒，黛玉道：「璉二嫂子倚仗身子強，什麼事也不肯落在後頭。如今也累得一身的病，三天好、兩天不好的，只不肯說

罷了！」秦氏道：「二嬸子一向最疼我的，不是我批評他老人家的錯，我臨走的時候，囑咐他兩件事，都是咱們府裡的百年大計，

他都給擱在脖子後頭，背地裡倒乾了許多損德的事。不但壽不看長，只怕將來還要墮落呢！」黛玉道：「這個我們都不知道。只聽

說他背地裡放債，盤點小利。」秦氏道：「那還是小事。我們既好了一場，過幾天閒了，我還要家去勸勸他。趁著一口氣兒還在，

自己虔心懺悔，把冤孽解了，好得多呢！」

　　警幻見他們正說得起勁，便先自告辭，說道：「賢妹初到，你們好久不見，多說說話兒。這裡就是賢妹的家，一切只和家裡一

樣，不要拘套。有什麼事只管找我去！我此刻還有事，改日再來看你。」說罷，又吩咐侍女們好生伺候，便自去了。

　　黛玉送至庭外，看他去遠方回。見晴雯正陪秦氏談話，便問晴雯道：「你也住在這裡麼？」晴雯笑道：「我也配！我另住前頭

『秋悲司』裡。」黛玉道：「那裡住的還有什麼人呢？「晴雯道：「人倒不少，我只和金釧兒姐姐在一塊兒。他也要來瞧瞧姑娘

呢！」黛玉又問秦氏住處，秦氏道：「我管著『癡情司』的事，就住在司裡。那裡人又多，地方又窄，姑娘可千萬不要勞駕！」晴



雯又問他：「這兩天見著二姨兒、三姨兒沒有？」秦氏道：「正經事我倒忘了，虧你提起來。那尤家二姨兒、三姨兒聽見林姑娘要

來了，都歡喜的了不得！托我見了面先給說到，等消停了，還要我帶他來見見呢！」黛玉道：「二姨兒從前在大觀園裡我們見過，

那模樣兒比鳳姐姐還俏呢！三姨兒還沒見過。人家都說他們的閒話，到底怎麼樣？」秦氏是有心病的，不由得臉就紅了，說道：

「咱們府裡人太多了，吃了飯沒事，瞎造些謠言，那裡做得准呢？我看二姨兒是個善靜人。三姨兒說話硬點，也還直爽；他就因為

姓柳的聽了閒話要退婚，氣得自己抹了脖子。這就看出他的性情了！」黛玉道：「蓉大奶奶！我還有一件事不大明白，怎麼他們都

說你是警幻仙姑的妹子呢？」秦氏道：「這也有因。從先管『癡情司』的是警幻仙姑的妹子，名叫兼美。他升到情天上去，我才來

接他的事。偏生我們兩個人同一個小名，所以就說混了！」正說著，只聽門外有人說道：「林姑娘什麼時候到的？我可來晚了！」

晴雯出去一看，原來便是金釧兒。他同晴雯走進來，見著黛玉先請了安，又問起王夫人及府中近事，眼圈兒早已紅了！黛玉見他也

動了薄命相憐之意，只不便說得。晴雯暗中看出，便說道：「罷喲！好不好的，誰能守著一輩子呢？姑娘才來，你不要婆婆媽媽的

惹他傷心！」金釧兒忍住眼淚，又和秦氏相見。大家說了一回話。秦氏見瑞珠來接，便先自回去。

　　黛玉留晴釧二人在此同住，金釧兒道：「林姑娘跟仙姑說好了，我們再搬來罷？」晴雯道：「管他呢！你只管住下，姑娘得便

再和仙姑說去，那有不答應的？」

　　一會子，侍女們回道：「晚飯擺在西屋裡了。」黛玉同晴雯、金釧兒走過那屋，見紫檀鑲玉小圓桌只安放一副杯箸。黛玉道：

「你二人也一同吃了罷！」晴釧二人都道：「那可不敢！」黛玉道：「璉二奶奶那麼講究規矩，平兒還陪他一桌吃飯呢！這裡又不

是府裡，礙什麼的？」晴釧等黛玉坐下，然後斜簽著半脆半坐的陪同吃罷，仍回至東屋。

　　此時，侍女們已掌上銀燈，放下護窗錦簾。黛玉斜靠在斑竹湘妃榻上，和晴釧二人隨意閒談。晴雯急著要問寶玉，又不敢造

次，只得繞著彎子說道：「我到了這裡，別的倒也不想了，只捨不得怡紅院那棵海棠。偏偏我被攆的那一年，好好的花會萎了！好

像是為我似的？」黛玉道：「你不知道那棵海棠又活了，還在冬月裡開著滿樹的花呢！」晴雯道：「花樹枯了重榮，也是有的。只

是冬月裡開花是反常的事情，恐怕不是好兆罷？

　　「黛玉道：「可不是麼！寶二爺那玉……」說至此，似萬箭攢心！便咽住了。晴雯忙問：「那玉怎麼樣呢？」連問了幾遍，黛
玉才說道：「丟了！」金釧兒慌忙道：「那玉是寶二爺的命根子，丟了可怎麼好？」晴雯忍不住只是哭！黛玉觸起前情，拿著碧綃

巾遮面，也無聲暗泣。金釧兒要勸也不好勸，又想起他的委曲來，自向一旁落淚。一時滿屋悽慘。窗外竹子被風吹得刷刷的響，似

助他們悲咽！還是晴雯先住，強裝笑容道：「好好的哭什麼，我真傻了！」金釧兒道：「都是你鬧的，還有臉說呢！」侍女拿巾奉

與黛玉，黛玉一面拭淚，一面對晴雯說道：「你們真是……」說了半句，又復咽住。晴雯要解黛玉的悲感，便說道：「我撿了一件
東西，那上頭花花綠綠的寫了許多的字，不知道寫的是什麼？等我拿了來，林姑娘替我看看罷。」說著，便掀開簾子一徑去了。要

知所取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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